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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空，感召观众

大幕初启，大雪纷纷扬扬地向大地飘洒，
360°旋转舞台缓缓转动，带领现场观众“穿越
了时空”——— 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灯光昏黄
的陕北土窑、盘旋而上的乡间小路、坡顶巨大
的石碾……双水村的村民们就在这质朴的劳动
场景中汇集，他们打场、耕地、纺线、挑水，
他们啃黄面馍馍、听广播喇叭，一个时代的纯
真故事得以徐徐道来。

这是一部致敬之作，改编自路遥获得茅盾
文学奖的同名小说，生动展现了上世纪70年代
末至80年代初陕北城乡的变迁。该剧以孙少
安、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讲述他们的劳动与
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在复杂的矛
盾纠葛中，刻画了孙少安、孙少平、田润叶、
田晓霞、贺秀莲、郝红梅等众多形象，将陕北
普通劳动人民淳朴善良、坚忍不拔、艰苦奋斗
的精神品格展露无遗。

经典的力量穿越岁月继续感召着现场观
众。3月23日当晚，省会大剧院歌剧厅座无虚
席，观众情绪自始至终紧跟剧中人物的历史命
运起伏。台上的欢笑缱绻，带动着所有人嘴角
不禁上扬，转而呈现的生离死别，又惹来众人
隐隐的轻叹……走进这部剧作，每个人都好似
踏入一个五味杂陈的“场”，每位“入场
者”，都在完成着情感的给予和接纳，寻找着
各自生命状态的认同。

“小说打开了我们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大
门，如今被搬上舞台，我的思绪也一下子
‘飞’回到曾经的岁月，仿佛又找到了那股子
‘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儿。”散场时，年近六
旬的陈金英眼角湿润地说，她被剧中呈现的
“重压下不曾屈服的信念”所震撼。

“我的父亲就过过‘灯头朝上’的日子，
靠着‘要改变命运’的韧劲儿，从鲁西南小山
村考学进了城。”中年观众杨雪坦言，开场那
首“羊啦肚子手巾呦/三道道蓝”的信天游歌声
一响起，自己的眼泪就止不住了。“台上山圪崂里
的光景，好像就是父亲口中的老家模样。话剧再
度传递了‘坚守理想，顽强奋斗’的正能量，更在
会意当下的人们，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路遥先生是‘改革先锋’，被誉为‘鼓
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
他的作品在每一时代、每一个历史拐点，都有
现实意义。《平凡的世界》这本书自问世到今
天，从‘50后’到‘00后’都在读。一代人有
一代人对生命、对梦想、对人生价值的感受。
我们把这部巨著舞台化地呈现，也是想激发人
们的思考——— 面对困苦、面临抉择时，你是否
气馁、是否低头，你将如何对待家人、该如何
面对生活。”当晚演出开场前，国家一级导
演、陕西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话剧《平凡的世
界》制作人李宣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济南是该剧2019年全国巡演的第一站，此
番登台，也是该剧第97、98场演出。自2017年12
月27日在陕西首演以来，话剧《平凡的世界》
便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和超高的好评。2018年，
该剧登陆国家大剧院，提前一个月的时间，三
千多张票就被抢购一空；在石家庄大剧院上演
时，台下响起了长达20分钟的热情掌声，全体
演员90度鞠躬反复谢幕达8次之多；到了深圳，
塑料电子表、蛤蟆镜、喇叭裤元素一亮相就立
刻引发了台下的共鸣，那首“为什么，一阵恼
人的秋风”的老歌“引爆”了全场；有的观众
从上海看完，又跟随剧组一路追到合肥看一
遍，还有的观众连“刷”四五遍，A角和B角的
戏轮番品赏，更有大批观众拿着场刊和节目单
在后台演员出口等着和剧组交流感受……面对
观众如此丰厚的“情感回馈”，李宣说，他们
唯有用所有的精力，讲好这个“过去的故
事”，让它依然可以感染到现在的年轻人，让
同时代的人感同身受，让有点距离的人可以理
解、从中汲取丰沛的力量……

取舍间，升华爱情

原著为戏剧改编打下了极好的文本基础，
但如何能传递出新的、冷静的独立解读？“所
以，从2016年4月至今，我们都在集中精力做好
一件事——— 改好《平凡的世界》。”李宣说，
整个剧一直在进行调整，如今，观众在舞台上
见到的已是第9稿第三次修改版本。仅近一年
来，他们就开了11次研讨会，听取了业内专

家、剧评人、广大观众等各方的意见，从各个
方面对剧本进行细致和全面的提升。

剧本创作面临的困难不言而喻。小说有上
中下三部近110万字，用3个小时的舞台语言表
达出来，还得将小说的逻辑、戏剧的逻辑、读
者的阅读逻辑及观众的现场体验有机统一起
来，难度可想而知。虽然已经与陕西人艺合作
过《钟声远去》《灯火阑珊》《白鹿原》三部
话剧作品，当面对《平凡的世界》的改编时，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剧作家孟冰也坦
言，“依旧充满了挑战”。“好在我也经历过
这个历史时期。所以在改编的过程当中，我会
很自然地把自己的生活的经历、感受和今天的
反思和认识融进去。”

为了此次创作，孟冰专门前往路遥故乡采
风，在路遥铜像前与路遥对话以触发心灵碰
撞、激发创作思路，还跟路遥的弟弟、同事、
路遥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深入座谈，感受路遥和
乡亲们的关系，对路遥的生命状态进行了深入
了解。孟冰还在当地车马店小剧场内，一气呵
成、声情并茂地完成了近三个小时的剧本朗
读，情至深处，数度落泪……

正是在这样倾情、严苛的反复打磨下，剧
本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小
说中主要人物和情节线索，凝练事件叙述、突
出故事矛盾，4组主要青年男女的恋爱经历得以
提炼出来——— 孙少安与田润叶青梅竹马，却只
能娶不要彩礼的山西媳妇贺秀莲；孙少平追求
同学郝红梅不得，倒遇上了率真果敢的姑娘田
晓霞；还有，一心琢磨“嫁得好”，却辛酸过
活的寡妇郝红梅，意外收获了田润生的相持相
守；一场车祸，让润叶猛然觉醒，感受到了李
向前深沉的爱，两人携手前行……人物感情关
系交替，把历史年代和时代背景往前推进，极
具张力的情节，又将剧中人物的理想、事业、
欲望最大化地彰显。“年轻人的爱情是讲述不
完的故事，爱情的甜蜜和忧伤，恰恰是我们心
头回忆当中最抹不掉的情绪。在这些情感状态
当中，我们更多地记载了当年轻人的个人命运
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侯，在情感问题上，怎么选
择……通过塑造这些人物讲述这些情节，我们
也真正实现对人生意义的一种探索——— 我们从
哪儿来，到哪儿去，要干什么，所经历的一切

到底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什么是平凡，什么
是不平凡……我们试图通过舞台演出和路遥先
生的文学作品进行这样一种沟通。”孟冰说。

在做“减法”的同时，话剧也对细节进行
了“放大”，对原著中最具戏剧性的场面，加
以“扩充”和“渲染”。少安与秀莲结婚一
幕，就戳到了不少观众的泪点。原作对那场简
朴的婚礼，仅作流程化的描写，润叶未曾露
面，只是托父亲捎来了两块杭州出的锦花缎被
面，作为贺礼。而话剧却让润叶来到了婚礼现
场，亲手把两块被面交给少安。“少安哥，让
我看一下嫂子呗。”她淡淡一句话，立马击中
了观众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其实润叶何尝不想去婚礼现场？少安没
想过？贺秀莲不知道？二妈不明白？舞台艺术
是‘假’的艺术，越‘假’越美。”李宣说。
“还有，田晓霞救人牺牲后，小说只是讲孙少
平独自坐在杜梨树下，黄原的老街好像一切都
没有变。我们用戏剧的方式让晓霞和少平在杜
梨树下又见了一面。直到这次演出前演员合成
时，他俩一朗读《白轮船》中吉尔吉斯人的那
首古歌——— “有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爱耐
塞/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爱耐塞/有没有
比你更深重的苦难，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自由
的意志，爱耐塞……”，我的眼泪还是忍不住
地流下来。戏剧就是能够呈现这样画面，让
‘诗意的爱情’表达得这么凄美和酸楚。”

搭建一个理想的高台

“我们的目标观众是‘80后’‘90后’，
如何让作品穿越时代，和他们实现对话，这是
始终着重考虑的。”李宣表示。

因此，全剧赋予了舞台上下“仰望理想”
的权力。剧情走向、人物行动、情绪起伏，保
持着一种“向上”的姿态——— 在这片广袤、苍
茫的黄土地上，即便苦难如是，即便在冲突中
不断彷徨，总有那么“一束温暖的光”照进现
实、打动人心。

投射到舞台空间，李宣说，他们特意设计
成三个层面，最高一层的含意是“梦想的高
台”，“让那些经受磨难的人享受心怀梦想的

甜蜜”。“这个高台是有语汇的，能站上去的
人非常有限。有理想的孙少平、田晓霞站上去了；
贺秀莲得了重病之后，才和孙少安一起走上去
了，那时两人的爱情才升华、绽放；可郝红梅，她
起初一心想着不能嫁给农村人，就没有站上
去……这里面都包含着我们创作时的考量。”

在色彩运用上，剧组对舞美、灯光、服
装、道具等的设计也别具匠心，尽管人物的服
装立足时代特色，以黑、灰、蓝为基础色调，
他们在材质上加以突破，选用褶皱感强、纹理
粗的戏装，大胆采用渐变色以求丰富、提亮，
有的还呈现“雕塑质感”……让人物形象随即
立体、多层次起来。舞台的颜色也不全然是沉
郁、暗淡的。整个舞台展现的是风雨后的黄土
地，那种如刀刻般的“肌理感”，呈现出的黄
色分了很多的层次，褐的、黄的、金色的……
各自有戏剧性的表达。整出戏拢共两棵树，所
携带的跳脱、轻盈的色彩，也让人印象极为深
刻——— 第一棵树“立”在润叶向少安表白时，
‘少安哥，我要一辈子跟你好’的小纸条递出来，
红色桃花朵朵盛开；第二棵树“长”在少安的砖厂
开业时，干瘪的老树冒出四五片新叶，寓意改革
开放迎来了新的春天……

而那颇具气势的磨盘状旋转式舞台，更带
给了人强烈的视觉震撼。贫瘠的黄土之上，磨
盘旋转推进，斗转星移、生生不息，人物的命
运也被历史的滚滚车轮碾过，它磨砺着一个人
所有的梦想，考量着一个人的良心和坚忍。可
即便沉重如斯，也可做饱含温度的解读。舞美
设计师张武说，那是平凡世界的生活延续，它
一周一周地滚动，把生活磨碎了，让我们从中
吸取它的营养。它象征着平凡人在历经生活碾
压后的重生，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在造型方面，剧组还把大头娃娃和陕西的
泥塑相结合，提取戏剧元素，用3D打印的方式
做了“偶头”。开场第一幕时，人物群像就带
着这些“偶头”，随碾盘转动亮相，穿梭在墨
色与彩色交错的光影中，于无声处，营造一种
浩瀚的时空环境，引领观众陷入凝思……

国家一级导演、话剧《平凡的世界》导演
宫晓东曾对此作过专门的解释，“我不希望观
众忘记——— 因为有黑白世界里丰富的人物群
像，才有了今天在短暂狭小的舞台上所展现的
彩色现实的世界。那些仍佩戴人偶头的人物留在
小说里，而那些摘下人偶头的人物已走出小说，
在舞台上获得一次重生。这种抽象的夸张与变
形，和写实的自然生活之间，就会形成差距，
有距离才有欣赏和惊喜……我希望观众看话剧
时，能稍微有一些超脱他们对于小说《平凡的
世界》的审美定式，形成距离感和陌生感。也
许，这里面隐藏着一点思索和思索的快感”。

贯穿全剧的三个小偶人也堪称亮点。他们
似乎在每个段落里都会在角落里出现，或若有
所思地“偷听”人物的对话，或调皮地跑进
“画面”给正在发生的激烈冲突一个缓冲。
“很多大学生看完后，都说他们是‘从泥里面
蹦出来的精灵’，有一种‘翻书感’。”李宣
笑着说，自己作为“70后”，一开始有点不能
接受，“是观众让这三个小偶人留下了”。
“他们就像‘鼠标’，在或者不在、注意或者
不注意，都起到该有的作用。他们俏皮可爱，
了解黄土地上的一切，充满着善意。”

“80后”“90后”绽放舞台

为了排好这一版本的话剧，剧组四次赴延
安、清涧、延川采风。由于年轻人居多，导演
就带领所有演员去体验生活，可这其中还遇到
了些“小麻烦”。

讲到这儿，李宣笑着告诉记者，他们到了
延川县后，发现很多村一下高速公路就是村
口，村村实现wifi覆盖，他们想使使高音喇叭、
用用犁地的农具，村支书直说“上哪儿找
去”，他们想让女孩子学学烧炕、拉拉风箱，
可窑洞里都是装的空调、铺的地暖，做饭都靠
天然气和电磁炉……剧组不甘心，终于借到当
地一旅游景点陈列的老农具，请到当地上了年
纪的村民，方才让年轻人们感受了一把“过去
农活咋干”。

“剧中少安不是开了个砖厂？所以，我们
还要找砖窑，想让男孩子们试试，泥是怎么和
的、坯是怎么打的，体会一下砖背到身上和皮
肤来回磨擦的感觉。可当地砖厂全部实现机械
化了，人家用传送带实现运输。我们又找到废
弃的老砖窑，让老师傅来手把手教年轻演员打
砖坯。当男孩子们光着脚踩进泥里，泥从脚趾

缝里钻出来的时候，他们纷纷表示‘那感觉真
的不一样’……这样的‘零距离’体验，有助
于演员们更加贴近那个年代，感受到角色的美
好品质与不屈的奋斗精神。”

90多场戏演下来，台上的青年演员对角色的
梳理、对人物内核价值观的感知更在不断加深。

身为“80后”的李俊强，出生于河北一个
普通农民家庭，家里也有一个哥哥，小说中诸
如分家、少安照顾奶奶和弟妹的情景，对他而
言都十分熟悉。话剧中有一幕是少安砖厂倒
闭，工人们上门讨债，弟弟少平挺身而出用血
汗钱替少安还债。“当时我本能地在台上哭得
一塌糊涂，因为生活中我哥也是这样。我很了
解这样的农村家庭，特别能理解像少安这样的
农家子弟的思维方式和内心情感。”李俊强回
忆这一幕时说道。在他看来，孙少安高尚、有
担当，但他也坦言，生活中的自己不一定会做
到像孙少安那样，“我没法衡量，因为我没有
经历那样深重的苦难，现在的我们有太多的渴
求和欲望了。但这就是名著，当你看到某个人
物时，他在鞭策你，起码我开始在质问我自
己，我会不会那样做”。

在出演孙少平之前，1991年出生的张晋一
直在陕西人艺的小剧场里历练。在陕西人艺驻
场版话剧《白鹿原》中出演黑娃之后，他等来
了少平这个角色，踏上了更大的舞台。“孙少
平不甘于平庸的生活，拥有远大的理想，即使
遇到挫折和困难，仍然带着希望重新面对生
活，他身上有很多我们90后没有的东西。他出
生在那样贫苦的家庭，但是他有着丰富的精神
世界。命运多次碾压他，他都没有倒下。我们
呈现好这样的精神，才算是真的不忘初心。”

渴望能与莫言合作

浓重的陕北方言，百转千回的信天游，羊肚
肚手巾、震天的锣鼓秧歌……陕西人艺演绎的黄
原故事，原汁原味儿的陕北风情扑面而来。

这已是陕西人艺第二次在舞台上改编创排
陕西文学著作。2016年，他们推出现象级话剧
作品《白鹿原》，在业内外引起轰动。这部
《平凡的世界》，也汇聚了中国顶级话剧创作
团队。除了话剧《白鹿原》、京剧《西安事
变》的编剧孟冰，执导、制作过影视作品《北
京夏天》《戊子风雪同仁堂》的宫晓东外，还
有与孟京辉多次合作的舞美设计张武、话剧
《简·爱》灯光设计邢辛、电影《芳华》服装设
计丁冀燕……他们携手《白鹿原》的原班人
马，共同打造了这部鸿篇巨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人愿意走进剧场
观看好的话剧，形成了庞大的‘话粉’群众基
础，也带动了话剧热。同时，在观众需求不断
提高的影响下，我们的话剧质量也在不断提
升，剧院的结构优化升级在调整中越走越好，
这是一个好的趋势。”李宣表示，希望陕西人
艺今后创排的戏，是可以给这个社会、给这个
时代带来思考的，是可以值得记录的戏剧。

她向记者透露，陕西人艺刚刚和著名作家
李佩甫签订了《生命册》的版权协议。这是第
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我看书看了四
遍，用APP听书也有三遍。头回读的时候，我
一晚上没睡着觉，一直在琢磨那些令人印象深
刻的人物。我想，可能未来的一到两年，《平
凡的世界》和《白鹿原》接着巡演的同时，我
们所有的主创人员要开始研究《生命册》这个
作品，与《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相比，
它的体量稍微小一些，但是一种树状的叙事结
构，用怎样的戏剧样式来表达，还得下功夫。
希望三年之后，我们还能再来到济南，与广大
观众见面。”

李宣还真诚地“隔空喊话”，“齐鲁大地
上有莫言老师这样的大家，他的作品影响力巨
大，我读过其中很多，小小说《拇指扣》都写
得那么精彩。《檀香刑》已经被改编成歌剧并
上演，我特别期待能看看。当然，我们也特别
渴望能演莫言老师的作品，希望有机会能够实
现合作。”

3月23日、24日，由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创排，改编自路遥作品的话剧版《平凡的世界》，在山东省会大剧院连演两场。悲

壮可泣的时代特色、矛盾鲜明的社会冲突、感人肺腑的爱情亲情、勤劳与欢乐的奋进赞歌……在近3个小时的演出中，伴随

这卷跌宕起伏的历史传奇画轴铺开，种种经典场景一一重现，现场观众几度潸然泪下。

《平凡的世界》：仰望理想，致敬纯真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曹卓一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话剧《平凡的世界》剧照。图为田晓霞和孙少平。

话剧《平凡的
世界》里的孙少安
和 孙 少 平 （ 左
图）。田润叶和孙
少安（右图）。

话剧《平
凡的世界》夸
富大会上的小
偶人。

演出最后一
幕，演员向站在
高 台 上 的 “ 路
遥”致敬。

话剧《平凡的世界》制作人李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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